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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凌广志、严钰景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
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今
年 6 月初，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来到故事发生地
海南琼海演出。
　　激昂的旋律和演员们精彩的表
演，又把人们带回了 90 年前海南岛
上贫苦妇女们扛起红旗和刀枪，为反
压迫求解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道路觉醒

　　“同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您何以能
有这一腔自立自强的孤勇，飞出父母
的羽翼，离开家庭的温房？有这一股敢
为人先的气魄，为反抗压迫求得解放，
你们扛枪上阵，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视死如归。”这是 2021 年 5 月 1 日，
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时，海南中
学生写给革命先烈一封信中的内容。
　　 90 年前的海南岛封闭贫瘠，经
济凋敝。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
海南广大的农村妇女犹如巨石下的
小草：男人们下南洋谋生，常常经年
不返，甚至十余年也没有音讯，妇女
们大多留守家中赡养老人、养育幼
小，苦苦地支撑家庭。
　　 20 世纪 20 年代中叶，王文明、
杨善集等琼籍革命志士从上海、广州
返乡，带回了中国共产党“贫苦农民要
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乐会县第四
区（今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正是王文
明的故乡，他在这里的广大乡村树起
了革命旗帜，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第一
支火把。
　　琼崖地区工农群众在杨善集、冯
平、王文明、冯白驹等人的领导下，从
1927 年 9 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
陵水、乐会、文昌、琼东、临高等地发动
武装起义。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
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
　　 1931 年 3 月，中共琼崖特委批
准率先在乐会县创建“赤色女子军
连”。3 月 26 日，在全琼工农兵第三
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乐会县赤色
女子军连宣告成立。当时赤色女子军
连仅有一个排人数，不属正规红军连
队编制，是乐会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直
接领导的地方武装组织。
　　此后，赤色女子军连配合红三团
打了几场胜仗，军威大振。为了更广泛
地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壮大革命力量，

中共琼崖特委发布了一则布告：“英雄
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们
并肩战斗。”这则布告，犹如一股强劲
的春风刮过海南大地。不到一个月，便
有 700 余名穷苦妇女报名参加革命
队伍。
　　“为进一步发挥琼崖妇女在革命
中的重要作用，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
子军特务连。”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
主任陈锦爱说，1931 年 5 月 1 日，经
过严格筛选的 103 名妇女，在乐会县
第四区小学操场上宣誓入伍，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
任务连成立，这就是传扬至今的“红色
娘子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
一支女子军连队，也是琼崖自古以来
第一支妇女武装部队。

英勇斗争

　　红色娘子军的事迹，首先由当时
在海南军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的刘
文韶发掘，1957 年，他创作的 3 万字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 1957
年 8 月号《解放军文艺》上。这篇作品
中记载，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 2 个
月，便投入了抵抗国民党军进攻的战
斗。在纱帽岭伏击战中，红军共毙敌
100 余人，俘敌 70 余人，缴枪 146
支，子弹 1000 余发，物资一批，女子
军首役立功。
　　 1931 年，乐会县国民党“剿共”
总指挥陈贵苑统率几百名民团武装盘
踞在今琼海中原地区，鱼肉百姓并时

常骚扰苏区。当年 6 月，红三团决定
引诱陈贵苑武装进入苏区腹地予以歼
灭，由女子军负责正面阻击，诱敌
深入。
　　 1931 年 6 月 26 日，红三团和赤
卫队进行战术佯动，浩浩荡荡地朝万
宁方向开拔，当晚趁夜返回埋伏在纱
帽岭。27 日，陈贵苑趁红军主力远去
万宁的时机，率队伍偷袭苏区。在与陈
贵苑武装战斗过程中，女子军且战且
退，引诱敌军进入主力部队的埋伏圈。
在红军四面围攻之下，陈贵苑被红军
俘虏，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军官被苏
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
　　纱帽岭战斗后不久，女子军特务
连又配合红三团主力攻打文市炮楼。
女子军战士活捉敌人头目。1931 年
12 月，女子军特务连独立参与文魁岭
保卫战，击溃来犯的“白军”。
　　 1932 年 8 月，国民党部队进攻
中共琼崖特委、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
埃政府驻地琼东县第四区（今琼海市
长坡镇烟塘地区）。队伍撤退到马鞍岭
时，敌军尾随而至，发起疯狂进攻，女
子军二班班长梁居梅带着一个班作
掩护。
　　战斗坚持了三昼夜，弹药断绝之
时，梁居梅高喊，“姐妹们向我靠拢！人
在阵地在！拿枪杆和敌人搏斗！”就这
样，梁居梅、陈月娥、欧继花、陈俊姣、陈
业花、张泮英、张昌英、孙玉芳、许世蓉、
许秋蓉等 10 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女子军势单力薄，在边还击边转
移的过程中，与大部队走散，失去了

联系。
　　刘文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道：
女子军决定一路往西上母瑞山寻找党
组织和大部队，森林像大海一样望不
到尽头，肚子饿，就靠山竹子、鸡兰心
等苦涩的野菜充饥；鞋子磨穿了，光着
脚踩着荆棘；精疲力竭之时，她们扯着
藤，一步一步地爬行……
　　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这样一
组感人至深的镜头：在挺进深山、风雨
呜咽的一个夜晚，已近临产的女子军
战士王运梅肚子剧痛，全身冷汗，在战
友们用山葵叶和芭蕉叶做成的临时产
棚里，生下了孩子。为逃避敌人追击，
产后第二天，她便抱着孩子继续前进。
然而，孩子还是死在了母亲怀里。连长
冯增敏脱下军衣包好孩子，战友们在
山石旁边挖了个坑，把孩子埋了，在小
坟边种了一棵木棉树苗。
　　据王运梅的女儿庞庆美回忆，
1932 年 8 月，在琼崖红军主力向母瑞
山转移过程中，母亲王运梅生下了她
的哥哥，但由于山中生存条件极端恶
劣，长期缺乏营养，孩子出生后不足
20 天就不幸夭折。
　　 1932 年底，国民党陈汉光部队
对琼崖革命队伍进行“围剿”，琼崖党
政军领导机关被围困在母瑞山 8 个
月之久，琼崖红军主力遭受重创，女子
军特务连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连长、
指导员被捕入狱。最后特委决定化整
为零，突围出去转入地下斗争，女子军
疏散后，都化名隐蔽于群众之中。存在
了大约 500 天的娘子军队伍解散了。

　　“尽管女子军成立后战斗历程只
有一年多时间，但它深刻反映了琼崖
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广度
和深度，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陈锦爱说，红色娘子军也是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
范，镌刻了一代巾帼英雄为求自由解
放不惧牺牲的伟大形象。

初心不改

　　 2010 年 3 月，时年 100 岁的红
色娘子军老战士王运梅在琼海市红色
娘子军纪念园，讲解娘子军战斗历史
时，被游客问起党费缴纳情况，才知道
自己一直没有入党。“外婆一直以为自
己跟着共产党一辈子闹革命，理所当
然就是共产党员。”王运梅的外孙女马
世菊回忆说，当明白自己还不是一名
党员时，她非常难过。
　　同年 6 月，王运梅让马世菊代
笔，向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2012 年 7 月，102
岁的王运梅站在鲜红的党旗前，神情
肃穆，目光坚毅，一字一句地宣读完入
党誓词，如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创下
党史上年纪最大新党员的纪录。
　　一年后，王运梅在岭下村家中平
静去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
天。”王运梅生前曾坚定地说，“我永远
跟党走，直到最后一口气。”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
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
装。”红色娘子军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她
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却一直激励着后人。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与传承中，
1969 年 8 月 1 日，由 99 名农村女青年
组成的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当年娘子
军成立的旧址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一支
配备真枪实弹的基干民兵连。
　　红色娘子军第一任连长庞琼花后
人，海南省革命史研究会会员庞启江
介绍，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后，成为
阳江镇乃至琼海市水利建设、农田大
整治、科技兴农、抗风救灾以及治安维
稳等工作的突击队、爆破队和宣传队。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东海围海造
田工程、合水水库大建设、烟园通天渡
槽项目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中，处处都能见
到她们的身影。

精神永存

　　 2014 年 4 月 19 日，最后一位红

色娘子军老战士卢业香，以 100 岁
高龄在琼海家乡逝世。海南岛上红
色娘子军的英雄传奇从此成为永远
的回忆。但以娘子军历史史实为素
材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却在舞台上经久不衰。自 1964 年在
北京首演后，这部“看家戏”走过半
个多世纪，经历 6 代舞者，国内外演
出 5000 多场，至今仍非常受观众
追捧。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历久弥新
流传不衰，主要是娘子军‘坚持信
念、敢为人先、坚贞不屈、英勇斗争’
的精神内涵，感染了一批又一批观
众。”庞启江说。
　　作为《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配
歌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如今已成
为海南所有重大活动的主题曲，在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在首届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上悠扬地响起。
　　“这是红色娘子军精神的感召
力和震撼力。”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
英在琼海演出结束后表示，每一场
演出都有观众激动地流泪，每次一
上台表演，自己也会一遍遍重温“琼
花”的精神——— 坚强、英勇、敢为人
先，正因为红色精神不朽，艺术作品
才能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出生入死破旧笼，海南岛上啸
东风。浇来知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
外红。”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大家郭沫
若送给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
花”的扮演者祝希娟的题词。祝希娟
时常回忆起拍摄电影前，在琼海体
验娘子军真实生活的日子：当年的
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带着全部演员完
全按照娘子军的作息时间进行训
练、讲课、出操，在当年的革命根据
地体验女战士的生活，练了整整一
个月，所有演员的鼻子都晒脱了皮。
　　“如果没有这一个月的生活，我
大概演不了‘琼花’。直到今天，有时
闭上眼睛都能想起，泥巴墙上写着

‘中华苏维埃万岁’。”祝希娟说。
　　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 年 7
月 1 日上映后，产生了巨大的反
响，在全国掀起了“娘子军热”，当时
曾创下 6 亿人次观看的纪录。中国
电影第一届百花奖评奖，《红色娘子
军》荣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
员”等多个奖项，后又在我国首次参
加的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
　　烽火岁月已成过去，红色娘子
军精神却在银幕上、在舞台中，在每
一个受到感召的人心中生生不息，
赓续永存。

不朽的《红色娘子军》，永远绽放的“琼花”

本报记者戴威、胡锐、林翔

　　 6 月中旬，江淮之间，烈日当头。
　　 92 岁的严明友低头看了眼乐
谱，手指在琴键上摸索起来。
　　琴声时停时续，倒不是因为技法
生疏，而是脸上不时掉落的汗水让他
有些分神。拿出手帕擦拭脸颊，又定
了定神，他继续弹奏起来。
　　前奏落下，他开始轻轻哼唱，沙哑
的歌声和着琴声，传向远方……

  《黄河大合唱》：我们心里

是有信仰的

　　见到严明友时，他正弹琴备课。
　　我们接连唤了几声“严老”，他才
察觉到我们的打扰，起身道：“你们好，
我不叫严老，我叫严明友，是个音乐教
师。”
　　一时间，很难把眼前这个笑容和
蔼的老人和经历过纷飞战火的新四军
战士联系起来。
　　 80 年前，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的
年代。年少的他就和千万同行者一起
抗击外敌侵略。
　　严明友的家乡——— 安徽定远，正
是新四军抗击日伪的重要阵地。从小
目睹日伪暴行和新四军同乡亲们的鱼
水深情，13 岁时，刚刚小学毕业的他
便报名参加新四军。因为年纪尚小，
部队拒绝了他上阵杀敌的请愿，而是
让他去政工队报到。
　　这个从未唱过歌、演过戏的农村
孩子，阴差阳错地和艺术结缘。
　　“苦闷时唱《松花江上》，战斗胜利
唱《义勇军进行曲》，走上刑场唱《国际
歌》。那时候我们穿着草鞋唱歌，不为
名不为利，只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
音乐是美的呀，音乐的力量超过战
争！”老人一脸坚毅，眼里仿佛闪过几
帧从前的影像。
　　他说，那时唱歌，既悲壮又幸福；
那时生活，异常艰苦却又充满希望。

　　严明友告诉我们，当时部队条件
艰苦，平时根本吃不到肉，一个月的工
资只能买一捧山枣、几个鸡蛋。“很少
感到饥饿，从不会抱怨，因为我们心里
是有信仰的。”他说。
　　那时候，严明友最爱听爱唱的歌
是《黄河大合唱》。“只要听到这首歌，
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是压不垮的。”
严明友说，大家都有信心，终有一天，
会把敌人赶出国土，到那时每个人都
能过上好日子。
　　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胜利那天，
还有些人倒在黎明之前。
　　在严明友看来，现在的每一天“都
是赚的”。“那么多人为了国家牺牲，和
他们比起来，我活得太久了。”他说，那
些牺牲的战友偶尔还会出现在梦里，
他们还是年轻时的样子。
　　在严老师的课堂上，音乐教育和
爱国教育不分彼此。
　　教孩子们严于律己，他会讲《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希望孩子们勿忘国
耻，他会教《太行山上》；让孩子们热爱
祖国，他会唱《歌唱祖国》……
　　每堂课，严老师都会给孩子们讲
自己和战友们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今
天的一切来之不易，希望他们享受音
乐、热爱生活，更要热爱祖国。
　　“我想让孩子们懂得，金钱有价值，
但世界上比金钱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气节、良心、人民利益……哪条都比金
钱有价值。”严明友说。

《爱的奉献》：把遗嘱带在身上

　　在定远县朱湾小学的孩子们眼
里，严明友老师是深蓝色的。
　　一年四季，他把自己丢进一件洗
得褪色的旧中山装里，配上一双磨得

发白的旧布鞋。
　　生活极尽简朴，老人家“抠门”得
可怕。
　　几十年来，不到 20 平方米的破
瓦房就是他的家。
　　一张桌子、一台煤气灶、一口锅、
一架视若珍宝的钢琴，几乎就是他的
全部家当。
　　一碟咸菜、一碗挂面、一杯开水，
就能打发一顿饭。
　　不过，老人家有时却又格外“大
方”。
　　每年六一儿童节，朱湾小学、朱湾
中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会收到一份
特殊的礼物——— 一盒售价 6 元的绿
豆糕。共计五六千元的花销，对他来
说，不算是小数目，不过这样的礼物已
送出多年。
　　严明友说，自己见不得别人落难。
　　每个月 3000 多元的退休金，除
了 600 多元的个人消费，几乎全部用
在别人身上。捐给灾区、捐给失学儿
童、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钱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严
明友说。他能捐出去的，甚至不止
金钱。
　　在严明友中山装的口袋里，藏着
一张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表，上
面有一段遗嘱：“我的一切器官捐给品
德好的工人、农民、战士患者……”这
是一个秘密，他不愿告诉任何人。有
人猜测，他把遗嘱带在身上的目的，是
担心如果有天突然离去，最后的志愿
无法实现。
　　然而，这个愿意为他人付出一切
的老人，有时又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
入”。
　　尽管枯瘦得像把稻草，他却依旧
锋利。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不食人

间烟火的“怪老头”。
　　“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不听，
私情不搞，任何事只有自己做才是真
实的。”这是他最常和孩子们分享的一
句话。
　　他永远在拒绝。
　　拒绝上级领导的好意，拒绝优厚
的待遇，拒绝花环和荣誉……
　　这两天，记者的突然造访让他平
添了些心事。
　　“记者同志，我们私下聊聊天，不
用报道出来，我这人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个普通人，也没做出什么事。”严
明友认真地说。
　　他的故事并不普通。
　　 1952 年，23 岁的严明友复员被
分配到江苏盱眙县文教科当会计，但
他强烈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学校教书。
　　“所有职业里，只有教师有寒暑
假，我想着假期可以去帮老百姓干农
活。”只当了 63 天会计的他，后来从
盱眙回到家乡定远，从此再也没离开
过孩子。
　　 60 岁时，严明友上完了自己的

“最后一课”。本该离开讲台的他却犹
豫了起来。
　　看到乡村学校音乐教师短缺的状
况，他决定义务支教。“有人讲农村孩
子不需要学音乐，我不同意。”在他看
来，音乐教育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不是

“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音乐能培
养抽象思维，陶冶情操，使人进步。”谈
起音乐的作用，严明友滔滔不绝。
　　原以为只是短暂驻留，不觉间又
走过 30 个春秋。
　　朱湾小学的黄校长说，有一年文
艺汇演，一位学生为严明友送上一首

《爱的奉献》，这位平日里硬得像枚蚕
豆的老人在台下竟然哭红了眼。

  《我的祖国》：没什么比给

孩子上课更大

　　谁都想永远年轻，严明友也不例外。
　　他倒不是向往更强健的体魄或更
旺盛的精力。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衰
老和孩子们越来越不相称。
　　膝下无子，他的身旁却总有孩童
相伴。严明友说，自己离不开孩子。
　　走在校园里，不时会有学生小跑
着向他奔来，奶声奶气地递上一句“严
老师好”。他总会欠欠身子，再认真地
回一声“你好”。
　　“我一辈子不用‘苦’‘累’这两个
字，因为我天天跟小孩子在一起，是很
愉快的事情。”他说，自己已经很老了，
老到忘记很多事情，但是教过的一届
届孩子们却留在脑海中。
　　严明友说，自己该离开孩子了。
　　“我的年龄和孩子们悬殊太大了，
不好意思再和他们打成一片，我老得
太不像样了，是不是啊？”他咧了咧嘴，
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
　　 80 岁那年，他就下过一次决心，
作别心爱的孩子们。
　　这次告别只持续了不到一周，更
像是跟孩子们请了个短假。
　　“两个六年级的女生哭着找我，说
如果我不教她们音乐，她们就没办法
唱歌了。”严明友说，孩子们喜欢的不
是自己，而是音乐。如果歌声还能给
孩子们带来快乐，他就应该继续下去。
　　“现在要依靠青年人前进，如果不
向你们学习，我就是老顽固了呀。”严
明友说，要想保持年轻，要想和青年人
站在一起，学习永远不能落下。
　　 2006 年，严明友做了个大胆的
决定。时年 77 岁的他利用暑假自费

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钢
琴演奏。
　　如此高龄，几乎是零基础学起，
无异于天方夜谭。几乎所有人都不
理解他的决定，甚至包括他的授业
老师。
　　“教合唱的时候用钢琴，小孩子
会更感兴趣，效果更好。”严明友的
理由很简单。
　　一万多元的培训费、无数个日
日夜夜，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
他终于可以在黑白格上为孩子们的
演唱伴奏。
　　“如果钢琴满分是 100 分，那
我最多只能打 0.1 分。”严明友笑
着说。
　　他对自己永远不满足，对音乐
却绝对虔诚。
　　在他宿舍的桌子上，整齐地码
放着一叠歌单。每张歌单对应一首
歌曲，开课前，他总要拿起毛笔，在
纸上一笔一画地抄写歌词、简谱。
　　写错一个字，他就重新拿白纸
再誊一遍。一张歌单，经常要写三
四个小时。有时为了不耽误下午的
课，他干脆不吃午饭。“饿一顿又能
怎样？吃饭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没
什么比上课更大。”严明友正色道。
　　课前一小时，他会到教室练声。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声
音足够响亮，坐在最后一排的孩子
都能听得清楚。
　　每当上课铃声响起，他的眼里
便会多些光芒，聚焦在孩子们的
脸上。
　　采访结束，仿佛是一堂课告一
段落。
　　老人向我们微微鞠躬，又转身
离去。
　　也不知是谁起的头，人群中突
然响起严老师的最爱：“一条大河波
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歌声中，我们更加确定，一首歌
会落幕，但总有些旋律声声不息……

一位新四军老战士的生命之歌

  新一代
“琼花”邱芸
庭亮相上海
与 观 众 互
动。6 月 23
日，来上海
演出的中央
芭蕾舞团，
新老演员与
社区居民话
家常，回忆
起“娘子军”
的 上 海 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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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晓青摄


